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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介绍林氏科学快速鉴定真假汉代玉璧的化学方法“白色碎米苔藓丝”和快速鉴定真假古玉（战汉至清中
期）的物理方法“沙底竖纹鬃麻丝”。从出廓的相对高度、兽首形体的归类出发，提出了基于汉早期、汉中期和汉晚期的
汉代出廓玉璧二级断代的林氏量化标准。从材质、工具特征和沁蚀等方面考证了来自民间的21件汉代出廓玉璧，并进行了
二级断代分类。这批玉璧的相当一部分是首次报道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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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史里，两汉时期是少有几个社会相
对稳定、国力强盛、百姓安康的朝代之一，玉文化的繁荣
登峰造极。汉玉种类繁多，枚不胜举，而以几何纹和动物
纹为主饰纹的玉璧无疑是两汉玉文化里最为璀璨的明珠，
也是古今中外各博物馆、大藏家竞相收藏的珍贵文物。
玉璧是中国古代玉文化中出现最早、也是最为核心
的一类瑞玉，战国至两汉是玉璧的鼎盛时期。两汉时期的
玉璧饰纹种类繁多，形制灵活多变，使用范围也从传统的
礼祀、随葬拓展到随身佩戴和装饰。在玉雕工艺上，战国
时期所开创的镂空技术，在汉代玉璧上得到淋漓尽致地发
展。而且凭借高硬度金属工具的大规模使用，“真浮雕”
和“汉八刀”开创了汉代雄浑奔放、大气磅礴、精致细
腻、活灵活现的艺术风格。在形式上，战国创新、非主流
的出廓玉璧，在两汉则独领风骚，成为能与春秋战国玉璧
媲美的主流玉饰。汉玉的典型代表显然就是玉璧，尤其是
汉早期和汉中期的玉璧，当为历史高峰。以下作者将与广
大读者一起来考证、欣赏来自民间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21
件汉代出廓玉璧。
1　考证
最简单的鉴定方法就是去地矿局、有关高校或珠宝检
查中心检测其矿物主成分是否为透闪石。但这样仍不能彻
底解决真假古玉的鉴定问题。
为普及鉴定常识，先逐一对这批器物进行以下的常规
鉴定步骤：
①热针法。将烧红的铁针（或细铁线）按在玉器某一
不显眼之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说明这批器物不是用玉
石粉加树脂加色料高压模制而成的。
②剪刀点刻。用剪刀（对于有沁蚀的玉器切忌用玻璃
刻划）稍微用力点刻玉器的某一不显眼的光滑（无沁蚀）
之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说明这批器物不是用汉白玉、
白色大理石或阿富汗玉（一类大理石）手工或机雕后用物
理和化学方法来假冒的。该法亦可鉴定出玉石粉高压模制
的假玉。
③查看毛毡结构。迎光观看玉器的内部结构，每件
器物较光滑的局部内都有如同小米粥里的悬浮的颗粒结
构——毛毡结构，手感较重，说明这批器物的材质的主成
分是透闪石而不是乳化玻璃类的料器（“蒙古玉”）或白
色石英岩的假玉。
④查看内部的沁蚀。出土的汉玉一般会有局部明显或
显著的颜色不一的沁蚀，尤其是部分边缘土锈或沁蚀十分
显眼的，这些沁蚀或璊蚀一定深入玉肌的，而且部分璊蚀
呈硬斑状、钙化。在青海和田玉上通过酸碱、高温、掩埋
的人工假沁蚀则是表生的，玉饰内部的肌理却是完好，且
绝无钙化。因此，璊蚀、土沁也是鉴别明清时期的仿古玉
璧最有效的证据。汉玉土埋至少1800年，必有或多或少钙
化的璊蚀、沁蚀，而明清玉仅数百年，虽沁色可以较深，
但亦无钙化的璊蚀、沁蚀。通过查看，发现每件玉器都存
在局部钙化的沁蚀以及多处深入内部肌理的沁蚀。因此，
认定这批器物即不是青海玉人工假沁色的，也不是明清仿
古的。
至此，我们已经确认这批玉器是新疆和田玉材质的中
古玉。
格物致知是文玩的最高境界，而致知格物则是鉴藏家
的终身追求。如何将现代物理、化学与传统基于经验的目
鉴相结合，用于普及广大收藏爱好者，惠及芸芸众生，是
当代鉴藏家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也是善事一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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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汉晚期镂空龙凤龙纹出廓
白玉璧
出廓长14.3厘米，直径20.4厘米
图2　一对汉中期“益寿”出廓文字璧
左：出廓长5.0厘米，璧直径11.7厘米
右：出廓长5.0厘米，璧直径11.7厘米
图3　汉早期延年（左）、益寿（右）
文字谍一对
各通长13.6厘米，各宽5.3厘米
图4　汉早期镂空出廓双联白玉璧
左通长8.4厘米　右通长13.3厘米
图5　汉早期龙凤纹镂空出廓三重白玉璧
出廓长4.0厘米，璧半径6.2厘米
图6　汉早期龙凤螭纹镂空出廓白玉璧
出廓长4.9厘米，璧半径5.1厘米
图7　汉早期龙螭纹镂空出廓白玉璧
左：出廓长1.2厘米，璧半径4.4厘米
右：出廓长3.6厘米，璧半径4.8厘米
图8　汉早期龙凤纹镂空出廓白玉璧
左：出廓长3.0厘米，璧半径4.5厘米
右：出廓长3.5厘米，璧半径3.9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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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汉中期真浮雕四方神兽纹白玉璧
最大长度13.6厘米
图10　汉中期龙凤纹镂空出廓白玉璧
左：出廓长3.0厘米，璧半径3.5厘米
右：出廓长3.3厘米，璧半径3.8厘米
图11　汉中期龙纹镂空出廓白玉璧
出廓长4.0厘米，璧半径4.7厘米
图13　汉晚期镂空龙纹出廓白玉璧
左：出廓长7.5厘米，璧半径3.8厘米
右：出廓长4.6厘米，璧半径4.4厘米
图12　汉中期龙凤纹镂空出廓白玉璧
左：出廓长3.6厘米，璧半径4.8厘米
右：出廓长2.8厘米，璧半径4.2厘米
识别真假土沁或璊蚀是鉴别真假中古玉的关键，对广
大读者和藏龄较短的中古玉收藏者而言，显然是件十分困
难的事。化学知识告诉我们，中古玉的土沁、璊蚀是由弱
碱或弱酸所生成的盐，它们的稳定性很差，经过出土（氧
化）或盘玩一段时间（至少10天为宜）后会逐渐还原分
解，并不断地由内而向外表漂移。其中酸性（式）盐的分
解物呈白色碎小米粒状，而碱性（式）盐分解物呈淡绿色
的细小片（丝）“苔藓”状。因此，林氏科学鉴别一二千
年古玉的化学方法是：在自然光下或较远处用弱手电光斜
照玉器的表面，用肉眼认真查找由玉器肌理内部而即将浮
游到表面的白色碎小米粒状斑点或淡绿（略带黄）色的细
小片“苔藓”，如能看到数处白色“碎小米粒”或多处
（甚至几十处）淡绿色（略带黄）的细小片“苔藓”，则
一定是古玉。总结为林氏科学鉴假口诀就是“白色碎米苔
藓丝”。当然，找不到白色“碎小米粒”或细小片“苔
藓”也未必就是假古玉。因此，该方法有可能错杀，但绝
不会上当买假。
战汉至清中期玉器镂空的空腔（任意几何形）的解玉
工具是裹挟水溶解玉沙的麻丝或合金丝（条）“锯”，内
空腔的修整和粗抛光工具是条形合金工具，而细抛光工具
则是裹挟水溶解玉沙的麻丝鬃毛绳。清晚期至今这三类工
具已绝世了。因此，战汉至清中期的古玉的任何空腔内壁
都必定遗留下分别对应这三类工具加工后的物理痕迹：①
类似毛玻璃的“沙底”；②该沙底上留有清晰或隐隐约约
的有一定宽度的纵向条纹（竖纹）；③或多或少、长度不
一的鬃（深色的动物鬃毛）迹和麻丝迹（浅色的）。总结
为林氏科学鉴假口诀是“沙底竖纹鬃麻丝”。任何清中期
直至西周的古玉，用后侧手电光和25～60倍放大镜都可清
晰地观察到沙底、竖纹、鬃麻丝。显然该方法只能鉴定真
假古玉而无法鉴定材质。
2　断代
战国时期已有玉璧问世，赵汝珍认为，战国时期的玉
璧年代超过2000年，“已形如朽骨，体已朽烂，指爪亦
能掐落雕琢”；同时他还指出，秦始皇禁止老百姓用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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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玉器者，必均毁之”“秦法严峻，无人以身试法。
故三代前之玉器，秦世绝无存世者”。赵汝珍的以上两个
观点，虽皆言过其实，但战国时期的玉璧纯粹是礼器之
用，相比汉代玉璧“礼器”“佩玉”并举，其陪葬数理应
是少之又少。加上2200年以上的土掩，出土的完整器或表
面“蚀朽”部分低于50%，一定是寥若晨星。所以，玉璧
的一级断代并不难。至（东）汉晚期，玉璧已绝。因此，
玉璧的断代研究，主要是二级断代。目前，有两种划分：
东、西汉之分和早、中、晚之分。一则因为东汉、西汉之
隔的新莽时期仅16年，二则西汉中晚期与东汉中晚期头
尾仅一二百年，无论是玉器的玉材、雕琢工艺、纹饰、器
形，还是玉器的土沁、璊蚀，都几无重大差异。因此，我
们认为以汉早期、汉中期和汉晚期来进行二级断代更为严
谨、合理。
根据作者五十年的收藏经验以及对近百件玉璧的考
证确认，从战国至东汉，玉璧器形的演变趋势（特点）
是：①多出廓向单出廓演变；②玉璧的出廓高度是越来越
高；③出廓部分的主题兽（或凤）首是从一对相对而立
（即拱一中心）而变为一对扭头兽（或凤），即回头朝尾
看。根据作者对大量实物的测量和“鹤山收藏”的林氏口
诀：“西璧多出东璧单”“西璧对拱矮出廓，东璧扭首高
出廓”，本文提出以下的汉代出廓玉璧二级断代量化的林
氏标准：
①三出廓玉璧为汉早期；
②双出廓、且主饰兽（或凤）首是相对而立的为汉早
期；
③单出廓玉璧，其出廓部分的主饰兽（或凤）首是
相对而立、且出廓部分的中心高度小于璧的半径，为汉早
期；
④单出廓玉璧，出廓部分的主饰兽（或凤）首是扭首
朝向尾巴、且出廓部分的中心高度大于等于璧的半径，为
东汉中晚期；
⑤单出廓玉璧，出廓部分的主饰兽（或凤）首是相对
而立、但出廓部分的中心高度大于等于璧的半径；或出廓
部分的主饰兽（或凤）首是扭首朝尾巴、但出廓部分的中
心高度小于璧的半径，为汉中期；
⑥单出廓玉璧，且出廓部分的中心高度大于等于三分
之二半径，为东汉晚期。
根据上述汉代出廓璧的二级断代标准，我们对图1至图
13的21件汉代出廓璧的具体二级断代如下：
①图1～图8的13件出廓玉璧均为汉早期玉璧；
②图9～图12的6件出廓玉璧均为汉中期玉璧；
③图13的2件出廓玉璧均为汉晚期玉璧。
3　鉴赏
汉代玉璧三出廓的极少，通长超过30厘米的超大玉璧
亦很少。图1中的汉早期镂空龙凤龙纹三出廓白玉璧，不仅
属于珍稀的三出廓类型，而且通长高34.7厘米、直径20.4
厘米，属于十分罕见的汉早期三出廓超大镂空白玉璧。
先秦文化的老子法自然的“怡然自乐”“长乐益寿”
的内涵深入汉代王公贵族的思想和日常生活。而秦朝统一
后的文字小篆是在金文、大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淋漓
尽致地展现出自然朴实的风格。目前，已见报道的汉代文
字璧仅7件半（故宫博物院2件，台北故宫博物馆1件，山
东博物馆1件，首都博物馆1件，陕西咸阳出土了2/3件“延
年”文字璧残件。此外，有报道在江苏扬州和广西北海汉
墓各发现1件）。汉代的玉璧是中外博物馆和大藏家竞相收
藏的珍品，成双成对的玉璧是最为难觅的高度稀缺藏品，
而成双成对的文字璧则至今未见任何报道。图2中的一对
通长各16.7厘米左右的汉中期“益寿”文字璧，无论是大
小、材质、设计、纹饰、器形和工艺都基本相同，这是目
前首次报道的成对的汉代“益寿”文字璧。
“谍”是西汉特有的佩玉（饰），文字谍尚未见报
道。图3则是一双“延年”与“益寿”配对的文字谍，它们
的大小、材质、设计、纹饰、器形和工艺都基本相同，唯
文字不同。这是首次报道“延年”与“益寿”配对的文字
谍，弥足珍贵！
双联璧是汉早期特有的两形制完全相同的玉璧外切相
连组成，器形独特少见，是玉璧里最为稀缺的一类，极其
珍贵。迄今公开报道的考古发掘出土的双联璧仅有广州南
越王墓出土一件，长12.4厘米，璧径6.2厘米。而图4右边
的汉早期镂空出廓双联白玉璧的通长13.3厘米，璧直径也
是6.2厘米，比南越王的陪葬双联璧要略长。左边的双龙环
抱双璧是联璧中的最高级别，尚未见到同类报道。
图5中的汉早期龙凤纹镂空出廓三重白玉璧，整个玉雕
分三区六层次外加出廓共七层次，是当今所发现的分区最
多的汉代玉璧，也是重环璧的最高级别，难得一见。三个
圆环的层次比例极为和谐完美。
图9的汉中期真浮雕四方神兽白玉璧，是“汉八刀”和
汉代“真浮雕”的最杰出的典范，无出其右！在光滑如镜
的底子上，活灵活现地呈现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
神兽。虽形体四肢细如发丝，柔如流水，却秀拔坚挺，伟
岸屹立，俊秀灵动。这是笔者五十年收藏中所见到的最为
精湛、细腻、典雅、柔美的汉代玉佩饰。要知道，玉之坚
硬，工匠惧怕平地真浮雕，尤其是平地浮雕出小半径的细
如游丝的曲线，稍有不慎，就前功尽弃。而该玉璧所高浮
雕出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的形体四肢不仅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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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发丝，而且是众多的不同曲率半径的弧线组合，光滑柔
软如金丝银线绕成。在没有放大镜的汉代，工匠大师是如
何成就的，百思不得其解，非宫廷王室的工匠大师极其耐
心细致地雕琢十数年而不能为之。
纵观这批汉代出廓玉璧，无论是种类、设计、形制，
还是图案、纹饰、工艺，差不多囊括了汉代出廓镂空玉璧
的特点。种类齐全，设计个性鲜明，纹饰繁复，出神入
化，极具代表性。龙凤螭腾云驾雾，大气磅礴；配饰行云
流水，美轮美奂。无论是出廓，还是玉璧，曲线之柔美，
边角之尖锐，底子之光滑，刀法之犀利，叹为观止！所有
阴刻线，细如牛毛，却入木三分；而不同曲率的弧形纹饰
（如龙凤螭的冠、角、尾、勾云纹、卷云纹等），给人以
前所未有的立体美、动态美，显示出汉文化的审美观和神
奇而丰富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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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考古学家解密匈奴“龙城”猜想
近日，中国与蒙古国联合考古团队宣布，在蒙古国中部地区发现距今约2000年的疑似匈奴单于庭“龙城”遗址。
这个“龙城”是什么样子的？和传说中的“龙城”有哪些异同之处？中国与蒙古联合考古队人员近日发布消息说，在
蒙古国中部地区发现距今约2000年的疑似匈奴单于庭“龙城”遗址，即匈奴人的统治中心和重要礼制性场所遗址。
负责此次考古调查的中蒙考古队中方领队、中国内蒙古博物院院长陈永志表示，对该处遗址的考古调查已经持
续了五年。“此前的几次考古中我们发现，这处遗址有三个城垣，三座城排成一线，共用一个中轴线，彼此相距仅有
100米左右。”“这种形式我们叫‘三连城’，虽然以前在匈奴的考古遗址中也有发现过两连城等，但‘三连城’这
种形式还是非常罕见的。”陈永志介绍，此次考古学家调查的是“三连城”中位于中间的一座城。在城中心发现了一
座大型祭祀性建筑台基遗迹。“这是一个用黏性较大的红土做的正方形台子。在台子的顶部我们发现了曾被人大量踩
踏的痕迹。我们经过调查确认，台子所用的红土并非这处遗址所产，而是从远处特意运过来的。”有趣的是，在台子
的正中央，考古学家发现了用羊头骨和羊腿骨摆成的造型。“羊头的朝向是北方，这和匈奴墓地的朝向是一致的。类
似的用羊头骨摆出来的造型现在也会出现在当地游牧民族的祭祀活动中。”
另外，考古学家在台子周围共发现有36个大型圆形柱洞，陈永志说，这些洞里发现了木材的痕迹，说明在台子周
边曾有回廊。“通过这些发现，我们可以确认，这处台子是一个匈奴的祭祀台。”而根据记载，“龙城”正是匈奴人
的一处重要祭祀场所，用于祭祀祖先、鬼神和天地。那么这里是否就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里所提
到的“龙城”呢？
陈永志介绍，之所以认为此次发现的祭祀台属于匈奴“龙城”，原因之一是去年中蒙考古学家在杭爱山东南发
现了东汉军队留下的摩崖《燕然山铭》，其中提到汉军曾焚烧“龙庭”。“此次发现匈奴祭祀台的位置处于杭爱山北
麓，和《燕然山铭》发现的地方都在绕杭爱山的交通要道上，符合汉军攻击‘龙城’后凯旋的路线。”其次，三连城
遗址的位置水草丰美，三座城加在一起，规模超过目前已确认的所有匈奴时期城市遗址，可见三连城的地位不一般。
再次，在三连城遗址周边，发现了多处匈奴贵族墓葬，出土了包括金银器、汉地青铜器在内很多重要文物，部分墓葬
被考古学家确认系匈奴单于墓，由此可见匈奴贵族对该遗址的重视。最后，从此次出土的祭祀台和城市情况来看，该
城市内没有明显的人类居住痕迹，也不具备军事防御功能，而是具有特殊功能的匈奴时期城市遗址。
陈永志表示，此次发现的祭祀台进一步印证了漠北匈奴人在单于庭“龙城”进行的“春夏秋”三季祭祀活动。因
此初步推断，三连城遗址，很可能是文献中记载的单于庭“龙城”遗址。“当然，由于匈奴没有文字，目前还缺少决
定性的证据。但在三连城遗址还有部分区域尚未进行考古发掘，我们期待以后能够获得这一地区是否就是失踪近2000
年的‘龙城’的确切证据。”
汉代史研究专家表示，“龙城”在汉朝与匈奴的历史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此次发现能够确认“龙城”的位
置，将对我们重现当年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提供大量参考。（来源：中国考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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